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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战略思考

陈　 进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 三峡水库建成后， 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显著改善， 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 防洪要求的提高和江湖关系的变

化， 长江防洪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以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典型大洪水为例， 分析了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

防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 讨论了长江中下游蓄滞洪空间格局调整及江湖关系变化对于防洪的影响。 根据长江水沙

变化、 河道演变、 水库群调控和分蓄洪区使用几率变化等出现的新问题， 提出未来防洪战略及对策。 结果表明：
三峡建成后， 百年一遇以下洪水防御形势明显好转， 而百年一遇以上特大防洪的防洪形势仍然严峻， 洪水风险主

要转移到水库群上； 今后需要在加强蓄滞洪区建设的基础上， 重点推动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 以减轻特大洪水带

来的灾害损失。

关键词： 长江中下游； 防洪体系； 三峡水库； 江湖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８７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４５⁃０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０８３７􀆰 ０１３􀆰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端人才引领培养计划第一层次人选” 计划资助项目（ｈｂ２０１３⁃０２８）
作者简介： 陈进（１９５９—）， 男， 湖北武汉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流域水资源与环境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ｊｉｎ＠ ｍａｉｌ􀆰 ｃｒｓｒｉ􀆰 ｃｎ

中国几千年防治洪水一直提倡 “疏导” 为主， 而现代防洪理念更加强调洪水管理， 规范洪泛区的土地

利用方式， “给洪水以足够的空间”， 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长江的防洪问题历来是治水治江的头等大

事， 以目前情况来看， 长江流域处于低洼处的防洪区总面积达 １５􀆰 ３８ 万 ｋｍ２， 人口超过 １ 亿， 耕地超过 ５３０
万 ｈｍ２， 可见防洪对于长江的重要性。 从防洪保护区的空间分配来看， 中下游防洪区面积就达到 １４􀆰 ０４ 万

ｋｍ２， 占 ９１％， 可见中下游平原地区是防洪的重点地区。 长江自 １８６５ 年开始设水位站， 有实测记录以来最

大的洪水是 １９５４ 年的特大洪水， 所以， 长江防洪规划和三峡水库设计洪水均以 １９５４ 年洪水为主要对象。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的基本格局及定位是： 以堤防为基础， 辅以河道整治工程， 发挥河湖槽蓄作用； 以三

峡等山区控制性水库为主要调控手段， 使洪水调蓄在人口较少的山区； 规划和建设中下游蓄滞洪区为最后手

段， 接纳稀遇洪水来临时的超量洪水， 保障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建设， 特别是三峡工程建

成后，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长江中下游， 特别是荆江地区的防洪形势显著改善， 流域防御百年

及以下洪水调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加［１］。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安全

要求不断提高， 不仅长江防洪区淹不起， 而且规划的蓄滞洪区中也生活着 ７００ 多万人和大量耕地［２］， 使用成

本越来越高， 使防洪压力主要转移到三峡等控制性水库中， 遇特大洪水， 洪水的空间分配仍然十分困难。 三

峡水库建成后， 中下游河道及江湖关系变化， 湖泊湿地减少、 洲滩利用增加， 也给未来防洪调度和洪水管理

带来新的问题， 需要研究新形势下的防洪战略。

１　 长江中下游工程体系建设情况

长江出三峡后， 进入中下游， 河道坡降剧减， 江湖及河网连通， 水流下泄过程缓慢， 历来是洪灾损失较

大的地区， 具体防洪分区情况见表 １［３］， 其中行洪区占 ６􀆰 ０％， 蓄滞洪区占 ９􀆰 ６％。 １９４９ 年以后， 为解决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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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防洪问题， 国家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防洪工程体系建设， １９４９ 年大洪水以后， 不仅加高加

　 　 　
表 １　 长江中下游防洪区分区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ｏｄ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分区 面积 ／ 万 ｋｍ２ 人口 ／ 万人 耕地 ／ 万 ｈｍ２

防洪保护区 １１􀆰 ８５ ９ ７１０ ４５０􀆰 ０

蓄滞洪区 １􀆰 ３５ ７４０ ５５􀆰 ２

行洪区 ０􀆰 ８４ ３３４ ２５􀆰 ６

防洪区（合计） １４􀆰 ０４ １０ ７８４ ５３０􀆰 ８

固长江沿岸主要堤防， 而且新建了荆江分洪区（１９５３
年）。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以后， 长江防洪工程的重点仍

然是继续加高加固堤防， 完成土石方量１１ 亿 ｍ３， 在

汉江下游修建了杜家台分洪工程（１９５６ 年）， 并在长

江中下游规划了 ５９０ 亿 ｍ３的蓄滞洪区。 １９７３ 年丹江

口水库投入运行， 初步完成了汉江防洪控制性工程。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后， 国家又投入巨资加固和维修堤防，
使长江中下游 ３ ９００ ｋｍ 的干堤基本完成了达标建设。

２００８ 年三峡水库建成后， 荆江的防洪标准从 １０ 年一遇提高到 １００ 年一遇， 但遇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 仍然有

４００ 亿 ｍ３超额洪水量需要蓄滞洪区承担， 分为 ４０ 处， 其中城陵矶附近规划了 ３００ 亿 ｍ３容积的蓄滞洪区， 到

２０３０ 年， 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建成， 除三峡外， 长江上游梯级水库预留 ３４０ 亿 ～ ３６０ 亿 ｍ３防洪库容［２］， 届

时，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２　 三峡水库建成后防洪形势的变化

随着长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防洪工程体系的建成， 长江中下游防洪格局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① 洪水蓄滞空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来临时， 长江流域没有一座大型水库，
超量洪水主要通过堤防槽蓄在河道内或者分洪、 漫溢到周边湖泊湿地等低洼地区， 当时防洪手段除了加高堤

防和撤离避险外， 没有水库调控手段， 而现在可以有计划地将超量洪水调蓄在山区控制性水库中。 ② 当时

分洪或者漫溢后， 洪水需要较长时间（１ 到几个月）后才缓慢归槽， 洪水淹没面积大， 滞留时间长， 洪涝灾害

损失大， 灾后恢复时间长， 而现在可以通过水库群联合调度， 控制洪水的空间分布， 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

强。 例如，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时， 长江流域已经建成大型水库 １１９ 座， 总库容达到 ９０４ 亿 ｍ３， 中小型水库总库

容合计 ５１６ 亿 ｍ３， 各水库对所在河流洪水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蓄， 如丹江口水库调蓄了汉江 ５ 次洪峰，
隔河岩水库调蓄了清江 ７ 次洪峰， 柘溪水库调蓄了资水 ９ 次洪峰， 五强溪水库调蓄了沅江 ９ 次洪峰， 干流的

葛洲坝和修水的柘林等水库也发挥了调蓄洪水的作用［５］。 尽管这些水库主要调蓄的是支流洪水， 但起到与

干流洪水错峰的作用， 使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期间没有主动使用分蓄洪区。 ③ 由于江湖关系的变化、 泥沙淤积和

积极抗洪抢险等原因， 尽管 １９９８ 年洪水总规模没有 １９５４ 年大， 但一些河段（枝城、 沙市、 监利、 螺山和九

江站）和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口）洪水位高于 １９５４ 年， 防洪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灾害损失不小， 抢险和

灾害重建费用十分巨大。 ④ 中下游湖泊面积和容积已经永久性地减少。 １９４９ 年时， 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

２５ ８２５ ｋｍ２， 其中通江湖泊面积 １７ １９８ ｋｍ２［６］， 到 １９７７ 年， 中下游湖泊面积已经缩小到 １０ ４７３ ｋｍ２， 比 １９５４
年减少 ６０％， 仅洞庭湖和鄱阳湖面积分别减少了 １ ２９０ ｋｍ２ 和 １ ４６０ ｋｍ２， 容积分别减少 １６７ 亿 ｍ３ 和

８０ 亿 ｍ３［５⁃６］， 其他通江湖泊由于建闸控制也基本不再蓄滞长江干流洪水。 三峡水库建成后， 虽然增加了

２２１􀆰 ５ 亿 ｍ３的防洪库容， 但抵不上中下游 ６０ 多年间湖泊湿地蓄洪容积的减少， 所以， 即使三峡水库建成，
仍然需要保留４００ 亿 ｍ３的分蓄洪区， 只是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的建设， 到 ２０３０ 年可以减少到 ３００ 亿 ｍ３。

三峡水库建成后， 不仅使荆江河段防洪能力从 １０ 年一遇水平提高到 １００ 年一遇， 而且使中游下蓄滞洪

区使用的几率和规模显著减少， 但解决的主要是百年一遇及百年一遇以下洪水问题， 对于超过百年一遇以上

的特大洪水仍然存在洪水时空分配难题。 表 ２ 为 ２０ 世纪两个典型流域性特大洪水时蓄滞空间的大致布局以

及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变化情况， １９５４ 年长江洪水主要蓄滞在中下游低洼的洪泛区和河道内， 其中堤内（江
湖以外）蓄滞洪量 １ ０２３ 亿 ｍ３， 而 １９９８ 年堤内蓄滞洪量仅 １００ 亿 ｍ３左右， 仅是前者的 １ ／ １０， 洪水蓄滞空间

格局的变化不仅说明大型水库发挥了作用， 也说明堤防抵御洪水和人们抗洪抢险能力的大幅提高， 存在的问

题是 １９９８ 年中下游持续高水位， 使该年最大槽蓄洪水可能达到 １ １００ 亿 ｍ３， 代价是大量军民上堤艰苦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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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抢险。 通过两场特大洪水过程的对比，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① 长江特大洪水频率和规模变化不大，
但由于河道及江湖关系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河道、 水库和蓄滞洪区蓄洪能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超额洪水

分配地点在三者的分配格局大为不同， 随着三峡等山区控制性水库的建成， 调蓄百年一遇以下洪水从防洪区

向水库转移， 大中型洪水的压力将主要由水库和堤防承担， 水库首当其冲， 对于水库群防洪调度要求越来越

高。 ② 由于防洪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即使在规划的蓄滞洪区内分洪， 淹没损失和灾后重建费用不小。 ③
遇大洪不分洪， 而水库的防洪库容仍然有限， 不得不使堤防维持高水位， 守堤压力大， 一旦溃堤， 损失会更

大。 所以， 即使三峡等大型水库建成， 仍然需要加强分蓄洪区的建设， 防止溃堤溃坝带来更大的损失。 ④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 特别是江湖阻隔、 河道洲滩利用和围湖造田等， 不仅进一步减小江湖的槽蓄能力， 而且

影响长江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表 ２　 长江典型特大洪水蓄泄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ｏｄ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典型洪水

宜昌站 汉口站

３０ ｄ 洪量 ／
亿 ｍ３ 重现期 ／ ａ

３０ ｄ 洪量 ／
亿 ｍ３ 重现期 ／ ａ

堤内蓄滞洪量 ／
亿 ｍ３

湖泊蓄洪量 ／
亿 ｍ３

水库调蓄洪水量 ／
亿 ｍ３

河道槽蓄量 ／
亿 ｍ３

１９５４ 年 １ ３８６ １００ ２ １８２ ２００ ５２３ ６００ 无 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１ ３７９ １００ １ ８８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 ２００

三峡水库以后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１ １００

２０３０ 年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５０ １ ０００

３　 中下游防洪出现的新问题

３􀆰 １　 泥沙输移规律变化对江湖关系的影响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长江上游除金沙江外， 其他干支流河流泥沙含量显著减少， 特别是嘉陵江减少

幅度最大， 到 ２００２ 年以后， 上游干支流泥沙输移量全部减少，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三峡入库泥沙年均仅 ２􀆰 ０１
亿 ｔ， 比 １９９０ 年以前平均值减少了 ５８％［４］。 泥沙减少的原因初步分析为水库拦沙、 侵蚀区降雨量减少、 水土

保持和天然林保护工程、 河道采砂等， 从影响因素来看， 多数是人类活动引起， 但各因素占比多少不清楚，
而且这种趋势是长期性还是阶段性也不清楚， 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的建设， 泥沙减少趋势至少还会持续百年

以上。 在上游来沙显著减少情况下， 三峡水库也拦蓄了较高比例的泥沙，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三峡水库年均

淤积泥沙 １􀆰 ４０ 亿 ｔ， 虽然仅为三峡工程论证阶段预计的 ４０％， 但水库排沙比仍然仅为 ２４􀆰 ９％， 造成明显的清

水下泄问题， 对于中下游河道演变及江湖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中下游河道从上

向下游依次冲刷。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宜昌至湖口江段总冲刷量达 １０􀆰 ６２ 亿 ｍ３， 年均冲刷量 １􀆰 １８
亿 ｍ３， 其中宜昌至城陵矶江段（４０８ ｋｍ 长）冲刷 ７􀆰 ０９ 亿 ｍ３， 城陵矶至湖口江段（５４７ ｋｍ 长）冲刷 ３􀆰 ５３ 亿 ｍ３。
最大冲坑深度： 宜枝江段 １８􀆰 ０ ｍ， 上荆江 １３􀆰 ８ ｍ， 下荆江 １１􀆰 ９ ｍ， 城陵矶至汉口江段 １６􀆰 ４ ｍ， 汉口至湖口

江段 １５􀆰 ４ ｍ。 河床冲刷好处是河道过流能力和槽蓄能力提高， 有利于降低洪水位， 不利的是河道调整加剧，
加剧河岸和堤防崩岸， 可能危险堤防安全和岸线稳定。 ② 洞庭湖三口入流入沙进一步减少。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几十年间， 由于泥沙淤积、 下荆江裁弯和葛洲坝工程建设等因素， 三口入流持续减

少， 从 ５０ 年代的 ３０％， 到三峡蓄水前的 １５％左右。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三峡蓄水以后， 三口年均分流比仅 １２％，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 ３ 年平均值相比， 分流量减少 １３２ 亿 ｍ３， 减幅为 ２１％。 分流量减幅最大的为藕池口， 分流

量减少最多的为松滋口。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三口年均分沙比 １９％，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相比， 减少了 ４ ５４０ 万 ｔ， 减

幅达到 ８０％， 虽然减轻了洞庭湖 １００ 多年来持续淤积的问题和湖区防洪压力， 但由于来流减少， 三口断流时

间增加， 例如， 松滋口东支 ２０１１ 年断流 ２４５ ｄ， 藕池口西支断流 ３２０ ｄ， 使荆南三河水系水质恶化， 影响到

地区用水安全。 ③ １９９８ 年后， 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没有出现大的洪水过程， 不仅使中下游干支流洲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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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度加大， 而且使 “退田还湖” 成果丧失殆尽， 今后再遇特大洪水， 有效的蓄滞洪区面积减少， 增加

了水库调蓄洪水的压力。
３􀆰 ２　 水库调度方案变化及影响

长江干支流上控制性水库基本都是季调节水库， 需要在汛后蓄水， 但如果都集中在每年 １０ ～ １１ 月蓄水，
不仅降低水库的蓄满率， 而且使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提前进入枯季， 对于下游地区影响较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三峡入库泥沙持续减少， 为三峡水库提前蓄水创造了条件， 所以， 三峡水库建成后， 其调度方案已经

进行了多次调整， 与初步设计方案比较， 主要变化为： ① 汛期水位波动幅度增加， 由设计时的 １４５ ｍ 变为

（１４５±１􀆰 ５） ｍ， 实际常常提高到 １４６ ｍ 以上； ② 蓄水时间明显提前， 由初步设计时的 １０ 月 １ 日提前到 ９ 月

中旬， 而且起蓄水位也大幅提高， ２０１０ 年以后起蓄水位均超过 １５０ ｍ； ③ 开展了汛期中小洪水调控调度，
控制最大下泄流量， 如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按照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控制下泄， ２０１２ 年按照 ４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控制下泄等。

提前蓄水对于保障三峡等上游水库蓄满率、 减轻汛后集中蓄水对中下游影响和增加发电量等都效果明

显， 但对于水库排沙不利， 也会加重清水下泄带来的影响。 控泄调度虽然使中游堤防不超或者少超警戒水

位， 减轻沿岸防洪压力， 但长期减少洪水上滩频率或者持续时间， 会导致中下游河道萎缩， 对河道及周边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也不利。 中小洪水调控使常年出现的中小洪水过程减弱， 影响四大家鱼等鱼类的产卵。 洪水

多年不上滩还会促使洲滩的利用， 影响行洪通道的畅通， 也容易使中下游民众产生对于洪水盲目乐观的态

度， 失去警惕性， 最终影响防洪安全。
３􀆰 ３　 分蓄洪区的定位问题

１９９０ 年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确定的分蓄洪区主要针对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实际发生时的超量洪水划分，
估计需要 ４９２ 亿 ｍ３的蓄滞洪区容量， 为了防预 １８７０ 年大洪水， 规划时按照蓄洪总容积 ６２７ 亿 ｍ３考虑。 ２０１２
年新修编的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同样针对 １９５４ 年洪水， 在三峡水库建成后仍然需要保留 ４００ 亿 ｍ３， 到

２０２０ 年以后， 随着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建成后， 再可适当调减。 目前分蓄洪区分为重点、 重要、 一般和保

留 ４ 类， 其中 ２０２０ 年前分为 ４１ 个区， ２０２０ 年以后减少到 ３７ 处， 同时一些分蓄洪区等级可以降级， 原因是

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防洪库容的增加和联合调度能力的提高， 中下游分蓄洪区蓄滞洪水压力减轻。
三峡水库建成后， 百年一遇以下洪水可以不再使用分蓄洪区， 只是发生特大洪水时才使用， 这为蓄滞洪

区的建设和管理带来难题。 从抵御稀遇特大洪水来说， 留有足够的分蓄洪区是必要的， 例如遇 １８７０ 年 １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 宜昌站 ３ ｄ 的洪量（２６５ 亿 ｍ３） ［１２］就使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蓄满， ７ ｄ 的洪量（５３７ 亿 ｍ３） ［１２］ 就可

使中下游蓄滞洪区蓄满， 难题是蓄滞洪区如果长期不使用， 建设和管理成本高， 利用率低， 经济上不一定合

算， 而且留着大片肥沃的土地不利用， 不仅管理难度很大， 而且也不一定合理。 现状是中下游真正建成的分

蓄洪区仅荆江和杜家台两个， 其他蓄滞洪区不是没有达标建设， 就是在加速开发中， 真正可供使用的蓄滞洪

区很少。 荆江分洪区虽然 １９５４ 年使用过 ３ 次， 但 ６０ 年来再未使用过， 因为目前分洪区内已经进行了较大规

模的开发， 使用一次损失不小。 １９９８ 年沙市水位已经超过 ４５ ｍ， 达到使用的条件， 最后都没有下决心使用，
今后遇同等情况仍然难下决心。 汉江的杜家台分蓄洪区， 虽然在过去 ５０ 多年中使用过 ２５ 次， 但 １９８４ 年以

后只使用过 ２ 次， 而且主要是行洪， 没有蓄洪， 原因是 １９７３ 年后， 随着丹江口水库建成和汉江中下游堤防

的加固， 防洪能力提高， 已经建成的 １４ 个蓄洪民垸长期不使用， 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已经增加到 ８０ 万人， 耕

地 ５􀆰 ８７ 万 ｈｍ２， 开发程度日益增强， 多数蓄滞洪区失去使用的功能。 所以， 未来蓄滞洪区的定位、 建设和

管理等问题突出， 如果不加快建设， 已经规划的蓄滞洪区遇特大洪水时很难使用。
３􀆰 ４　 河道与堤防作用

长江中下游河道与黄河不同点是长江河道和岸坡底质多为黏性、 粉沙质或者岩石， 河道深， 河道槽蓄量

大［１０］， 而黄河河道底质多是黄土及沙质， 河道宽浅， 左右游荡， 河道槽蓄能力低。 长江中游上荆江最大安

全泄量可以达到 ５６ ７００ ｍ３ ／ ｓ， 而黄河下游平滩流量仅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超过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就可能影响滩区居民安全。
从长江槽蓄能力看： 沙市江段在 ５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宜昌至沙市江段槽蓄能力达到 ３４ 亿 ｍ３左右； 在城陵矶水位

３４ ｍ 时， 沙市至城陵矶江段槽蓄能力达到 ３２１ 亿～３５２ 亿 ｍ３（包括洞庭湖区）； 城陵矶至汉口江段， 在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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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２９ ｍ 时， 槽蓄能力达到 ９５ 亿 ｍ３左右； 在湖口水位 ２２ ｍ 时， 汉口至湖口槽蓄能力达到 １１０ 亿 ｍ３左右， 共

计 ５３４ 亿～ ５９９ 亿 ｍ３， 如果上述各站点水位达到堤防保证水位， 中下游河道最大槽蓄能力可以达到

１ ０００ 亿 ｍ３。 问题是堤防作用的发挥与防洪压力成正比， 理论上讲，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堤防加固和建设， 中下

游主要堤防已经达到设计标准， 承载一段时间的警戒水位， 短时间保证水位安全有保证， 因为一级堤防有

２ ｍ的超高， 二级堤防也有 １􀆰 ５ ｍ 的超高。 问题是三峡水库建成后， 中下游各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希望三峡

水库发挥更大的防洪作用， 减轻堤防防洪压力， 甚至希望堤防不超警戒水位， 好处是不需要大量人员上堤查

险， 这样的需求就产生了中小洪水控泄调度的要求和带来的问题， 堤防长期不挡水不是好事， 不仅会退化堤

防的功能， 也会加重水库调洪的压力。
３􀆰 ５　 水库群联合调度的利益协调问题

到 ２０１５ 年， 长江流域将建成 １７０ 座左右的大型水库［７］， 大型水库的防洪总库容将达到 ６６６ 亿 ｍ３以上，
其中上游水库库容 ３５５ 亿 ｍ３， 中游水库库容 ２７５ 亿 ｍ３， 下游水库库容 ３６ 亿 ｍ３， 到 ２０３０ 年， 防洪库容还会

有所增加， 水库调洪蓄洪能力显著提高， 但也存在一些技术和管理难题： ① 水库防洪调度与水力发电等兴

利调度有矛盾， 防洪调度属于公益性， 由国家或者流域防办负责， 而兴利调度属于电网、 交通和水库业主等

多部门负责， 实现全流域防洪与单个水库兴利共赢的调度技术和管理难度大。 ② 为了保证水库群汛后蓄满

率， 金沙江水库从 ８ 月初就开始蓄水， 到 ８ 月底， 相对多水库的防洪库容被兴利库容替代， 长江总的防洪库

容仅是理论上的， 主要发挥作用在初汛期， 到 ８ 月以后， 水库群存留的防洪库容将逐渐减少， 后汛期防洪不

仅有风险， 而且将洪水调蓄在不同水库中的风险控制和责任分担的调度技术难度大。 ③ 不仅单个水库自己

的防洪与兴利调度有利益冲突， 而且流域大型水库群之间的防洪统一调度与各水库兴利调度利益冲突和利益

补偿难度很大。 在防洪调度效益评价、 各水电站发电和供水损失核算及利益补偿等方面存在技术和管理

难题。
３􀆰 ６　 防洪非工程措施作用

虽然现在人们认识到防洪非工程措施十分重要， 但对于如何发挥非工程措施作用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仍然

不足。 目前非工程措施落实最好的是洪水预报和预警， 这主要归于现代天气预报、 水文监测站网建设及自动

测报和洪水预报等技术的发展， 而对于防洪保护区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 河道管理、 洪水风险图的应

用、 洪水保险制度的推进等工作推进较少， 普遍存在将工程建设和防洪抢险作为防洪的重点， 对于有利于预

防灾害和灾后重建的非工程措施重视不够。

４　 结　 　 语

长江防洪基本原则是 “蓄泄兼顾， 以泄为主”， 但将洪水蓄在低洼的湖泊湿地和蓄滞洪区， 还是蓄在山

区控制性水库中， 如何发挥堤防、 水库和蓄滞洪区作用， 可供选择方案众多。 在如何平衡沿江各地区安全与

利益， 加速洪水下泄， 也常常存在争议。 如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下荆江实施的两次人工裁弯、 一次自然裁

弯虽然加大了下荆江过流能力， 减轻了荆江大堤的防洪压力， 但中下河道整体坡降并没有改变， 反而使城陵

矶至螺山河道产生淤积， 加重了簰洲湾附近的防洪压力， 如果再对簰洲湾进行裁弯， 将会加重武汉河段的防

洪压力。 沿江规划的蓄滞洪区定位、 使用几率和次序定会引起地区之间的争议， 洲滩及岸线利用与保障行洪

通道畅通， 中小洪水控制与水生态系统保护等也都存在冲突， 所以， 江湖治理与防洪调控是一项系统工程，
“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有整体、 利益均衡的系统战略。 几十年防洪工程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由

于中下游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原有湖泊湿地面积和容积已经永久性大幅减少， 已经建好并可投入使用的蓄滞

洪区少之又少， 长江蓄滞超量洪水的总容积并没有增加， 甚至比 ６０ 年前还有所减少， 主要变化是蓄洪空间

位置的变化。 水库群的建成虽然使调蓄洪水的主动性增强， 在三峡等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调控下， 也许今后

几十年内中下游会平安无事， 防御百年一遇及以下洪水十分有效， 但遇特大洪水时， 防洪形势仍然会十分紧

张， 一方面水库群联合防洪调度技术和管理难度大， 水库防洪和调洪压力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 中下游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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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区仍然需要使用， 如果不从现在起做好准备， 仍然会发生较大的洪灾损失， 所以， 在三峡水库等梯级水库

群建成的形势下， 需要研究和制定新的防洪战略，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保护好洲滩、 分汊河道及江中岛等行洪通道的畅通， 使河道过流能力和槽蓄能力稳定， 发挥堤防

在防洪中基础性作用， 尽量维持一般中小洪水上滩的节律， 处理好河道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２） 做好蓄滞洪区定位和建设。 从现在开始严格限制符合定位要求的蓄滞洪区土地开发利用方式， 开

展安全建设和管理， 使之名副其实， 确定启动使用的条件， 该使用时就使用， 确保特大洪水来临时蓄滞洪区

可用和有效。
（３） 保护好湖泊湿地。 长江边的湖泊湿地原本就是天然蓄滞洪区， 历史上如果不是这些湖泊湿地调节

洪水， 长江会像黄河一样多次改道［９］， 洪水蓄在低洼的湖泊中比蓄在高处的水库中更安全， 所以， 应该保

留现有的湖泊面积和容积。 长江每次出现特大洪水过后都出现过 “退田还湖” 运动， 但几十年不来大水，
“退田还湖” 成果就逐渐消失， 今后应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４） 优化水库群调度， 协调各方关系。 应该尽快建立起洪水风险分担及利益补偿机制， 协调好水库的

防洪调度与水库兴利、 单个水库与水库群调度的关系。 在科学和公平的评价机制建立起来后， 水库群联合调

度方案应该规范化， 调度方案应该相对稳定， 以便于进行调度效果的评估和利益补偿。
（５） 全面推动防洪非工程措施的落实。 今后应该将防洪工作的重点放在非工程措施上， 如洪水预警预

报， 洪水风险图的编制及运用， 规范防洪保护区土地利用方式， 加强河道管理， 给洪水以空间， 推动洪水保

险制度等［１１］， 这些都是花钱少、 效果佳的非工程措施。
随着三峡等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建成， 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加， 而且防御常遇

的大洪水和中小洪水效果十分突出， 但遇特大洪水过程， 长江中下游许多河段仍然会超过安全泄量， 必须使

用蓄滞洪区， 而且由于中下游河道与海平面的整体坡降不会变化， 洪水下泄速度不会加快， 堤防出现大范围

和长时间的高水位是必然的， 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所以， 在防洪工程体系建成后， 要加快建设保留的蓄

滞洪区， 加快推动非工程措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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